
二妹

摄

B7

２００8年 8月 31日

一周闲情

编辑

石 健

版式

方 荣

校对

李 华

晚 报 版

ＷＡＮ ＢＡＯ ＢＡＮ

清理东西时， 无意翻出一个新

的尚未拆开的收音机， 小小的收音

机勾起了我对电台情缘的回忆。

在我念初三时， 妈妈买回一台

台式收录机， 我好奇地在 FM、

MW、 SW 之间拨来拨去， 一个美

妙的女声从里面传出， 正在播送一

篇感人的散文， 仿佛天籁之音。 后

来又听到音乐、 新闻、 广告、 相声

等不同内容的声音， 我开始迷上了

这空中的声频， 从此与电台结缘。

当时收听的频道挺多， 包揽省里的

各个电台， 还有家乡的岳阳广播电

台， 也能收听到周边的益阳台。

听电台逐渐成为我业余生活的

一部分， 特别是双休日， 一桌一

椅， 一纸一笔， 任收音机的声波在

小小的房间澎湃起伏。 那时， 柴静

主持的《夜色温柔》、 罗刚主持的

《老百姓》、 尚能主持的《夜渡星

河》 等节目都是我最喜爱的节目。

每次节日时， 家人围在电视机

旁看各种晚会， 我却守在收音机旁

听三五个主持人在一起谈古论今，

渐渐地熟悉了一些主持人， 并开始

与这些从未谋面的主持人互动起来。

记得一次同学过生日， 当时益

阳广播电台每天中午有档点歌节

目， 我提前一星期给主持人易莉写

了一封信， 提出要点一首《朋友》，

并送上祝福。 末尾， 我担心她忘记

这件事情， 特意告之我是她的忠实

听众， 并且在当时的省十佳“金话

筒” 主持人评选活动中， 我不仅自

己投了她一票， 还发动其他同学给

她投了票。 我似乎竭力地拉拢她，

仅仅是为了让她把我的祝福传送出

去， 想到这些， 觉得当时很幼稚，

但是， 幼稚中却又表达着我对电台

主持的一种崇敬。 朋友生日那天，

我们如愿在收音机旁听到了 《朋

友》 这首歌并附上祝福， 当时的我

们高兴地跳了起来。

经常听节目， 我内心也萌发了

以后想当一名电台主持人的想法，

我写信给省经广节目主持人海波，

向他询问当电台主持人要读什么专

业， 是不是一定要读广播电视大

学， 并随信索取经广的节目单， 那

天收到由海波签名的节目单， 我非

常高兴。 在周六的来信回复《你我

的时间》 节目中， 听到海波对我去

信的回复， 我内心十分激动， 同时

也激励自己朝电台主持人这个目标

努力。

电台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喜

悦， 至今， 我还能脱口而出一些电

台的台宣、 片头以及一些广告词，

比如文艺电台的一档节目片头：

“18 点的我们回了家， 厨房里面乱

喳喳， 妈妈忙煮饭， 哥哥把碗刷，

只有弟弟闲着手， 空口打哇哇”，

经济电台的一段广告词： “冬天里

的一呀一把火， 春天里的一呀一朵

花， 麓艺十八的的士高， 驱寒送

暖， 笑迎新春， 让人开心， 乐呀么

乐开花” ……

收听节目的习惯一直不变， 收

音机也换了好几个。 无奈到了湘西

后， 收听不到以前熟悉的那些频

率， 收音机只得躺在某个角落休

息， 2004 年， 得知湘西要开通广

播电台， 并且要招聘工作人员时，

我的心中荡起一阵涟漪， 曾经的梦

想浮现出来， 最后， 我如愿成为湘

西电台的一名记者。

坐在电台直播间， 透过厚厚的

隔音玻璃， 望着调音台上一排排按

钮， 戴上耳机， 对着话筒， 自己的

声音也从小小的话筒传到湘西各个

地方， 同样也有不少热心听众打电

话、 发短信、 写信给我， 曾经神秘

的电台， 心中向往已久的电台， 终

于融入其中。 因为懂得收音机也会

有以前同我一样的虔诚听众， 我用

心地工作， 珍惜这份情缘。

难忘的是， 2006 年一次采访

结束， 不小心将采访机掉了， 在电

台发布遗失启事后， 我立即收到听

众询问情况的电话， 得知采访机可

能找不回了， 三位热心的哥发动一

些的士司机捐款， 将一个上午所筹

得的 1000 元钱送到电台办公室，

拿着那沓浸着众多的哥汗水而显得

沉甸甸的钱， 我的心从未如此激

动， 同时也充满感激。

现在的我来到保靖工作， 虽

然保靖县城由于故障收听不到湘

西电台以及其他电台， 但是， 与

电台的情缘、 对电台的点滴回忆

将永记心中。

8 月 25 日， 两岁五个月的心心正式上

幼儿园了。

男人的心总是狠些， 她爸看着那些趴在

幼儿园窗台上哭泣的妈妈， 居然没有丝毫同

情心， 还呵呵笑道： “这有什么好哭的？”

其实， 我这个当妈的何尝不想哭？ 一把屎一

把尿辛苦地将孩子拉扯到两岁多， 和她的分

离总是无奈， 即使这半年来白天都是把孩子

扔到外婆家， 但那总是自己的亲人， 会尽心

地照顾孩子。 幼儿园的老师会不会帮她把

尿？ 会不会给她喂饱饭？ 小家伙不爱喝水爱

玩水， 会不会口渴？ 玩水千万别感冒了……

想到这些， 我问自己是否再次后悔， 因为决

定我和她的再次分离？ 头天晚上失眠了， 但

却没有担心的泪水， 毕竟小家伙和我都经历

得太多了。

心心出生， 就没

有熟悉带孩子业务的

老太太帮忙指导， 我

当妈纯属自学成才 ，

还有她那好性格的爷

爷打下手， 才熬过最

初漫长的半年。 产假

过了， 我还上不了班。

无奈之下， 经人推荐，

将其送到乾州胡家塘

一专门照顾孩子的老

太太家， 幻想着 “撇

脱”的一天来了。 第一天上午， 我心神不宁，

一下班就溜到胡家塘看孩子。 老太太说， 你

家孩子好难带， 哭了一上午， “调”也“调”

不好， 一觉也没睡。 我抱过哭泣的孩子， 心

都痛了， 强忍泪水， 安慰老太太： “这孩子

生下来就是爱哭， 是不好带， 您就算帮个忙，

耐烦一点吧！”老太太其实人挺好， 带大孩子

无数， 在胡家塘一带都有名， 但半岁的孩子

就要和最亲的人分离， 有知的她而不能言，

肯定就只能用啼哭表达了。 胡家塘的风景很

美， 那天却失色了， 因为有了我这个伤心断

肠的母亲。 那天晚上， 我第一次为孩子而失

眠， 我检讨自己到底是否在借口事业的忙碌

而逃避抚养孩子的艰辛？ 第二天， 孩子还是

在哭， 第三天的晚上， 我和她爸决定不再送

了， 冒着小雨， 我俩对老太表示了一点心意，

把孩子的东西取了回来。 看着那张熟睡的稚

嫩小脸， 我骂自己， 怎么这样狠心， 忍心与

幼小的孩子分离？ 我后悔极了。

心心从半岁到两岁， 她爷爷成了主角。

我则时刻告诫自己， 别想着玩， 做事专心一

点， 快点做完好回家带孩子。 爷爷带孩子本

就稀有， 心心的成长是偶有波澜， 但总能平

息， 呀呀学语了， 蹒跚走步了， 心心开始长

大了， 是否长大又是意味着分离？ 今年初，

爷爷本说过完年就回来， 但家中突然有事走

不开了， 而她爸爸也赶回家了。 初五我开始

上班， 除了趁心心睡觉之后加点晚班， 就是

叫楼上老太太帮忙照看两三个小时。 想着麻

烦别人不是办法， 我有了送小家伙上幼儿园

的主意。 一番准备后， 我实施了计划， 那天

离心心两岁还有半个月。 中午， 老师打电话

来， 说心心很乖， 但午睡尿床了。 下午， 我

忐忑不安地去接孩子。 距离教室大门还有三

四十米远， 心心看见了我， 脸涨得通红， 一

边呼喊着“妈妈， 妈妈”， 一边张开小小的

手臂， 向我跌跌撞撞地飞跑过来， 她的泪水

和鼻涕掺杂着， 扑在我的肩头伤心地哭起

来。 回家的路上， 我又开始后悔， 却没有更

好的办法。 第二天， 心心午睡又尿床了， 而

且哭得很厉害， 我的心一下子紧了， 初春的

天气还很冷， 孩子肯定感冒了。 第三天， 小

家伙开始发烧感冒咳嗽， 我真正后悔了， 甚

至想去申请上晚班， 晚上上班， 白天休息带

孩子， 单位里不就有孩子这样长大的吗？ 虽

然辛苦， 却能与孩子在一起呀。 想法没能实

施， 心心一病就是两个月， 感冒引发支气管

炎， 咳了很久……外公外婆现身了， 与我就

她的半年抚养计划讨论了许多方案， 我执拗

地一一否定， 坚决要求他们亲自出马帮忙

带， 即使我每天要奔波十多里路接送也没关

系， 心心无助的泪水， 我不再想看到了， 至

少在符合入园年龄之前。

心心即将两岁半了， 又再一次来到幼儿

园， 事隔半年， 老师们依然记得这个曾经来

过两天的学生， 一路都有打招呼的： “心

心， 你又来了！” 在和心心告别时， 老师急

着关门， 示意我快走， 我却不想像其他家长

那样悄悄地溜走。 我伸手向她说再见， 尽管

她在哭， 很着急， 却没有伤心的泪水和无助

的慌张， 几乎就在这一瞬间， 我知道她长大

了， 果然， 她也伸出手来向我哭着说再见，

并且还说： “你莫忘记给我买奶片片啊！”

中午， 老师打电话， 开口就是表扬心心， 说

她很乖， 一天都没再哭。 第二天， 老师说她

很能干， 不仅安慰别的小朋友， 而且吃饭时

还叫老师别忘了给一个叫茜茜的小女孩发

碗。 第三天， 老师说她特别能干， 像大姐姐

一样， 决定叫她当班长……

很多年前， 母亲一次生病， 我在医院里

陪着她， 邻床的老人是州里声名赫赫的歌唱

家， 老人久病在床， 很久以来， 她的孩子也

在默默地陪伴， 老人深有感触地说： “孩

子小的时候是你的快乐， 长大了是你的骄

傲， 等你老去的时候， 又会成为你的依

靠。” 鸟儿总要离巢， 不经历风雨的小树也

难以茁壮， 两岁五个月的心心已经踏上了

她独自探求世界的第一步， 今后， 她可能离

家更远……等我老了， 不知道心心是否能依

靠， 但我觉得， 小小的心心已经成为自己的

快乐和骄傲。

一个炎热的夏天， 看着密密麻

麻等公交车的人我叹了口气， 想：

要不走一段路去前面再等车好了，

实在不行就打的回去。 于是顶着烈

日， 踩着发烫的道路郁闷地走着。

忽然， 我感到一阵头昏眼花， 眼前

一黑， 我挥动着双手想要寻找一个

支撑。 这时， 一双柔软但粗糙的手

扶住了我， “你没事吧？” 焦急的

声音在我头上响起。 我闭着眼， 痛

苦地摇摇头。 过了好一会， 黑色渐

渐离我远去， 只是还有点头晕目眩

的感觉。 我睁开眼， 看着眼前这个

一直扶着我的好心的大姐微笑着

说： “真是太谢谢你了。” 她微微

一笑说： 谢啥， 谁没有个难处。 健

谈的她给我讲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

故事。

那时， 她刚学会开车， 兴致特

别高， 总是把车开得飞快。 一次她

单独出门， 碰上上班的时间， 路上

堵了很多车。 她没在后面排队， 继

续超车前行， 希望能在前面找个停

车的地方。 可是， 每辆车都是首尾

相接， 她根本就找不到“夹车” 的

地方， 就索性把车停在路边， 当汽

车长龙徐徐地向前挪动， 她也启动

了汽车， 可长龙里的汽车没有一个

司机愿意让她这个不守规则的车进

到队伍里去。 她感到一阵沮丧。 这

时， 一辆乳白色的桑塔纳轿车在她

的边上停了下来， 司机探出头来，

微笑着朝她点点头， 示意她快过。

她觉得那个微笑， 是那么的亲切。

最后她说： 那个微笑给我的印

象太深了， 他用微笑把一份同情和理

解传给了我， 并让我把它传给别人。

故事虽简单， 但对我的触动却

是那么大。 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让

这充满爱意和理解的微笑在我这

儿断线。

前几天一个高温的午后， 我坐

有空调的公交车里回学校。 当车在

武陵山站停靠的时候， 售票员一边

说着“满了满了， 等下一辆吧”，

乘客一边蜂拥而上， 原本还算空的

车厢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堪。 其中包

括一对夫妇抱着一个婴儿， 连个空

闲的拉环都没有， 只得随着颠簸的

汽车摇摇晃晃， 还得照顾手中的婴

儿。 父亲手中的婴儿似乎不堪重

负 ， 不安地扭动着身体 ， 终于

“哇” 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站起来

微笑着说： “叔叔， 你来坐吧。”

叔叔和他的妻子感激地对我笑着，

连声说： 谢谢。 然后他笑着转过头

对他的妻子说： “你坐吧。” 他的

妻子腼腆地笑了。 待她坐稳后， 接

过他手中的婴儿。 婴儿似乎得到了

可以呼吸的空间， 破涕为笑， 舞动

着双手。 而我， 则微笑地看着这一

切。 我想， 他们一定会把这微笑，

带给那些同样需要的人。

在生活中， 我也看到许多类似

于这样的事。 冰冻灾害、 汶川大地

震， 各方支援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吗？ 其实， 给别人一个真挚的微

笑很简单， 我们居住的世界的确很

大， 而我们又的确很渺小， 只要我

们用真、 善、 美影响着属于我们自

己的天空， 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天

空被影响， 这些天空连在一起， 世

界还会寂寞吗？ 真、 善、 美不正是

人间永恒的微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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